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风水格局解析——以四川

雅安上里古镇为例 

肖 竞 曹 珂1 

【摘 要】 在古代“风水学”思想指导下营造建设的我国传统城乡聚落，既是有形的物质遗产，同时也体现出了

古代文明无形文化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特殊的景观遗产对象。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文化景观遗产的新概念，

旨在强调从价值层面对遗产的物质载体进行解读，从而拓展人类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本文以文化景观“物质—价值”

合一的视角，对四川雅安上里古镇的风水格局进行案例剖析，力图厘清我国传统聚落风水设计的文化意涵、再现其

空间魅力，以求为传统历史村镇保护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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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古代风水堪舆学为导向规划布局的我国传统城乡聚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演绎的舞台，同时

也是地域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展示与传承的纽带。何晓昕先生、陈志华先生、王其亨教授、韩增禄教授、俞孔坚教授、强锋教

授等国内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已分别在《风水探源》、《北窗杂记》、《风水理论研究》、《关于风

水的评价》、《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建筑风水学研究》等著作与文章中从风水理论的发展源流、风水文化

的生态观与技术内涵、风水景观的文化意义等角度对我国传统聚落中的风水文化与风水布局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与深刻的理

论阐释，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5]

。 

然而，在迅猛的城市化发展浪潮中，以快速城市化、现代化为目标的功利思维逐渐屏蔽了传统的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文

化价值观，使大多按照传统堪舆理论规划建设的历史城镇整体空间面目全非。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以及对空间格局背

后文化意涵的敷衍，也使得近年来在良好意愿下的历史聚落保护性破坏现象愈演愈烈
[6]
。综合上述两方因素，本文希望结合前人

研究的基础，以文化景观“物质—价值”合一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梳理我国传统聚落的风水格局，再现其空间意涵与文化魅力，

以求厘清当下历史城镇保护实践中的 

1 从文化景观视角看传统聚落及其风水格局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作为人化自然过程的一种文化性展示，其概念最初源自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在文化地理

学、景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学科中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纳入遗产对象范畴。作为一种新兴概

念，文化景观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传统遗产保护的反思与再认识
[7]
。 

1.1 文化景观理念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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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对于懂得读它的人来说是历史的记录”
[8]
；文化景观则是“由特定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是有着丰富时

间层次的人类历史，是凝聚着传递场所真谛的人类价值”
[9]
。由此可见，文化景观是人化自然的结果，“它反映了人类与所处环

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正是人类智力和文化的基础”
[10]
。但只注重形式分析与物质保护的传统聚落研究，却恰恰忽略了

对本源对象的关注，遗失了聚落景观、结构与形式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基础。因此，本文希望以文化景观的理论视角作为研究

的切入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城乡聚落及其风水格局。 

1.2 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传统城乡聚落 

“我们周边的景观都是人们居住、改造过并随时间变化的。这些身边的日常景观都可以称为文化景观，它们是人类干涉自

然后留下的成果，也是人类活动、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记录。”
[10]
文化景观强调从价值意涵层面对景观对象进行文化解读的

理念，突破了传统遗产保护中认识层面“自然—人文”的泾渭界限与“有形—无形”的类型藩篱，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遗赠的各

种景观遗产对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全面理解。因此，在文化景观视角下，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终体现在人类生存

空间与日常活动各环节中并持续演进的对象，我国的传统城乡聚落既是一种活态遗产，同时也是一种文明、思想的记录。它既

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文化景观类型划分标准中“有机进化之乡土景观”，也是我国文化景观分类体系中的

聚落型景观遗产对象
①
。 

1.3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的风水格局 

我国自古以来，从城市到村落，乃至个人宅邸，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大都有“相天法地”的传统，即按照风水之术进

行选址、布局。“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从字面上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均为万物生长

的本源。因此，风水学也称堪舆术。堪为天道，舆为地道
②
，风水堪舆即为研究天地之道、构建和谐人居的学问，堪舆为体，风

水为用。但由于古时江湖术士借之混世，近代文化革命又矫枉过正，风水堪舆之学要么作为通天地的大学被披上神秘面纱，要

么归为腐朽四旧被贴上迷信标签，长期以来，从未被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得以正视。然而，从科学的角度看，风水学既不像门

外汉隔行相望、高山仰止般深邃，也不似假学究附庸风雅、穿凿附会般肤浅，它本质上其实是古时朴素自然观与有机论基础下，

各种环境科学与建筑、艺术设计的巧妙融合。“它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美学于一

体。”
[12]
因此，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看，受传统风水学影响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可视作前人为了追求理想生活状态，结合当时

的知识与技术水平，选择、适应、改造自然，有意识地分析环境、规划空间，将人工意志与活动注入自然本底的结果。这些景

观在价值的维度上阐释了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生产力条件下，地域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揭示了聚落发展与空间

建造过程中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反映了地域建造技术与文化审美的多样性。 

2 文化景观视角下上里古镇风水格局解析 

对于传统聚落而言，合理的保护与承继应首先建立在价值层面对其空间的充分审美认同与深刻文化认知基础之上。因为对

景观内涵的理解与共鸣才是传统聚落保护的前提与基础
[13]
。本文结合文化景观的理论视角，以雅安上里古镇

③
为例（图1），希

望通过对其空间格局形式表征的系统剖析，从选址、点穴、喝形等多个角度全面发掘、展示我国传统聚落风水堪舆之术神秘面

纱后古人建造理想家园的生态观念、人文动机与技术手法，并以此作为梳理、保护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的方法论基础。 



 

 

2.1 山水格局中的相地之学：结合堪舆选址规划聚落空间 

“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堪舆学的首要议题与使命，不仅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城市选址大多也参考风水原理。”
[14]
区

域位置、山川地理、物候条件历来都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影响显著，特别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耕文明时期，人居品质的高低

更是直接由定居点资源环境的优劣所决定。因此，在古代聚落建立之初，对基址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风水中的相地之学便正

是通过对土壤、水流、风向、植被的踏勘与辨别，在一定区域内选择适宜发展的建设用地的一门“规划理论”。其根本出发点，

仍是围绕人类在大地上生存这一命题，为支持种族长远持续发展选择福址、打好根基。 

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与实践修正，古人在相地层面最终形成了所谓“四灵守中”
[15 ]

的象形化典型模式归纳。《阳宅十书》

在关于家宅选址中论及“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
[16 ]

（图2）而《藏经》和《灵城精义》在描述规模较大的城镇选址时，更将四灵守中的理想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多元化，扩展至“背

靠（祖山、少祖山）、朝案（朝山、案山）、左辅、右弼”（左右有浅阜长冈，称之为龙砂、虎砂）的完整格局。 

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理解，标准配置的“四灵守中”强调了家宅与村寨作为最基本生活和生产单元，赖以维持生计四大功

能要素：用以御风（屏蔽北来的寒流）与保护私隐、甚至必要时可伐木取薪的背山“玄武”；农耕灌溉、养殖与日用汲取的水

源“朱雀”（面水还可争取良好的日照，同时以水陆比热的差异调节区域小气候）；日常出行与商贸运输所依仗的水陆通道（青

龙、白虎），此外流水还兼具浣洗与排污的职能
[17]
。而朝、靠、辅、弼等枕山、环水、面屏的功能强化则是为满足城镇等人口

规模扩大后的聚落在文化观赏与军事防御方面的进一步需求：朝山更多具有观赏与文化激励作用，近处的靠山承担了部分郊野

公园的职能，远处的靠山与辅、弼一起，则突出了军事防御的功能。 

 

纵观上里古镇山水格局，场镇先民在选址和整体空间规划上无不考虑了上述问题：场镇北枕观音山（红豆山），以之为靠；

南临黄茅溪，可汲、可灌；溪南为大片耕田，山北为大片竹林，可耕、可樵。因位于靠近川西的丘陵地区，完整的田壤较为珍



 

贵，故而古镇在场址选择上取用了观音山脚附近河流北侧的台地，而特意让出了黄茅溪南侧盆地中水源充足的耕田以作农业生

产。这一布局也使得镇上房舍可少受潮气，利于居者健康。此外，在交通方面场镇西有山道连通后坝、中里（如今主要陆路通

道已改迁至平行陇西河的雅上公路）；东临陇西河，便于上游丰产的竹木资源输运。扩大空间范围来看，场镇又形成以观音山

为坐，以南面“十八罗汉山”为案（屏），东面庙屏山以及其长冈为龙砂的面屏、辅枕格局（图3）。 

 

综上所述，上里古镇的山水格局充分体现了古人结合堪舆选址系统规划聚落空间的各种细致思考，而这些观点也可从当地

望族的宗谱记录、甚至堪舆插图中得到印证。后人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朴素唯物论下实用主义的技术观与顺应自然（即天人合一）

的生态理念。对于现代文明而言，这些价值观念与规划原则都是极具发展指向意义的精神遗产，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结合关键

空间结构要素的控制与保护共同传承（图4）。 

 

2.2 桥塔构筑中的点穴之法：借助人工构筑完善自然格局 

在客观的自然环境中，能够绝对符合风水学相地标准的吉壤是非常稀少的。而且，所谓“风水轮流转”，风水学中素来讲

究“一龙一人”的说法，即一处吉壤也只能保全一代人
④
。随着各种生产、生活与建设活动的展开，人对自然环境资源开发利用

的方式与强度的不同会对聚落先天的风水格局禀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长久持续的繁荣，除相地择址外，人们还需通

过在关键位置不断地进行人工维护。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通常情况下风水师也很难找到如典籍记载般十全十美的

建设基址。古人只能寻求“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定居建城，而后再通过人工构筑的后天增补，对聚落风水格局进行调节和

完善。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风水学逐渐形成了另一门核心理论与技术：点穴
⑤
，即在选择自然之后进一步通过人工方式改造自

然，弥补现状环境缺陷的方法论。 

“穴”在风水学中为旺气集中之地，概念较为抽象，但也可简化理解为空间意义上的节点。在山环水抱的聚落环境中，所



 

谓的“穴”通常位于空间标识处、制高点、转折处或视线隐没点等位置（即场镇入口、屏山山峰、去水水口等），在这些节点

空间会建有牌坊、庙坛、经塔等人工构筑物，使人工、自然相互映衬，地脉与时运相互配合。于是，“点穴”便在景观上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聚落形态鲜明，更具标识性；同时，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激励与提振，有助于地方归

属感与凝聚力的形成。 

以上里为例，古镇水口位于场镇下游200m今新镇入口处，在天然形势上其东西两侧山峰形成自然“关锁”
⑥
之势；在人工构

筑上，先人通过磐安桥及两侧树木共同掩蔽水口，进一步象征性地加强了关锁之局
⑦
。又因黄茅溪汇入陇西河后，河水在此转向，

此处又为聚落空间视线的转折、隐没与形势最低处，古时人们还通过“造塔提势”的方式，将文峰塔（字库塔）建于桥头（图3、

5），催助地方文运。除此之外，古镇中还有多处桥、塔、牌坊，位于场镇景观视线汇集之处。这些节点空间处的人工建、构筑

物，共同反应了古代匠人结合点穴之法建构聚落功能、景观系统的各种匠意与巧思，展现了一种人工与自然和谐、互衬的审美

观念。这些审美观念产生于具体的空间体验与营造实践，同时也应在传统与现代空间不断协调的磨合过程中融入聚落持续发展

变化的景观系统（图4、6）。 

 

 

2.3 意象传说中的喝形之道：通过观势喝形调节社会心理 

在选得福址、完善格局之后，聚落逐渐繁衍生息。在此过程中，各种无法预计的天灾人祸仍会不时出现，侵扰聚落的居民，

进一步发展为各种心理上的忧虑与恐惧。与此同时，各种对功名利禄的祈望也不断在人心中滋长。由此，各种趋吉避祸与文昌

财旺的祈愿逐渐产生。为满足衣食保暖之后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诉求，使居民在心灵上获得慰藉、满足，毫无顾虑地安居

乐业，风水师与地方文人会结合对聚落中各种自然、人工景观的观察与联想赋予其相应的空间寓意。借此寓意，人们建立起景

观与相关人物、事件的联系，从中祈求平安、福祉、兴旺，以一种超自然的心理暗示增强人们对居住地永续发展的信心，以达

到满足居民心理需求、增进乡土地缘凝聚力的目的。风水上称这种方式为：喝形。在上里古镇中，其先民便通过喝形之法对其

座山与屏山以及场镇街道进行了风水意向的文化关联，至今仍流传着两则意味深长的喝形传说： 

（1）“十八罗汉朝观音”——案山与坐山的喝形寓意 



 

古代聚落在选址相地时，通常以“笔架之形”为标准选择案山，以此寓意“文笔蘸墨”，可护佑地方文风兴盛，子孙登科。

因此，一般传统聚落的案山都为三峰以上的“叉型山丘”。而上里古镇的案山更为别致，与古镇隔溪相对，山峰起伏不绝，有

十数之众，而与其遥相呼应的坐山又巍峨高挺，加之东西两侧峰峦叠嶂，从高处俯瞰，形似盛开的莲花。由此，古人将案山之

形喝为十八罗汉，坐山之形则喝为观音，东西山峦喝为莲花宝座，继而有了“十八罗汉朝观音”的风水喝形之说，并由此汇集

众多吉祥寓意（图7）。 

 

（2）“街井水，克山火”——街道格局的喝形寓意 

古镇另一处喝形空间位于场镇内部，为 “井”字形街巷格局。因古镇房舍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上里在近百年中先后历经

四场大火，造成场镇居民极大的心理阴影。于是，人们迅速对此作出应对，通过喝行理论找到火患频发的因由，即由场镇周边

自然环境构成的“火”字型平面空间布局
⑧
（图8），再有针对性地对场镇街道格局进行调整，打通两处路口，将场镇核心区街

道纵横排列成一个“井”字，寓意“井中有水、水可克火”，借此祈求平安、防止火患。 

 

古镇中妙趣横生的风水传说，体现了风水学通过象形比拟在古老文学、哲学思想、礼教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建立联系的喝

形之道。这一方法也赋予了风水文化独特的哲理意趣。从中我们可感受到巧于因借的古人，在构建安居之所和营造美好生活的

过程中逐渐将物质空间上升为文化空间的努力。通过观势喝形，人们得以建立起一种将有限的“形”转化为无尽的“象”，从

而进一步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空间之“意”的方法。同时，这也是风水之道中通过心理学暗示的方式激励、抚慰和调节原住居

民精神状态的一种手段。 

3 结语 



 

综合全文分析，以文化景观的视角来衡量，传统聚落中的风水格局、风水文化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它既包括客

观的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空间形式背后的人文价值内涵。以往的聚落风水研究过于注重现实层面案例对象的类型总结与模式

归纳，而忽略了格局呈现结果与建造动因之间的因果逻辑分析。因此，对传统聚落风水格局的保护，价值层面的挖掘、分析与

解读是更应受到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

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侧重于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在聚落风水文化中，这一

理念从技术观、审美观到文化心理，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在上里，古人根据天文、地理、物候学的基础原理，结合自身实际

需求，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选择、改造自然的建筑活动，形成了富有人类文化学意义的风水景观。人工与自然在漫

长岁月中的磨合逐渐使这些景观具有人文意趣，最终升华为现代人眼中的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人的需求是风水景观产生

发展的诱因；而生活体验则是推动技术、科学与审美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的原动力。风水学正是一门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

满足需求、感悟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和修正形成的生活百科与价值准则，它并非什么高深理论、玄奥秘术、繁琐仪

式所拼凑的鬼话神符。而是与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朴素唯物观与方法论，有着其具体实在的动因逻辑。因此，在历史城

镇、村落风水文化景观的保护中，更应看重的是对聚落质朴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的维护，而非通过直接的外部经济、政策手段

施以强制干预。因为正是蕴含了各种问题导向、需求变化、方法应对的现实发展过程本身才使得最终的物质形式具有了文化层

面上的意义。 

注释： 

①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分类标准中，城乡聚落属于“有机进化景观（OrganicallyEvolving）”。而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

局的划分标准中则属于历史乡土景观（HistoricVernacular Landscape）。笔者则在2009年关于我国文化景观类型划分的研究

中，将其归列为“聚落景观”
[11]
。 

② “堪”意通“勘”有勘察之意，引喻为窥视天机之术；“舆”本指车箱，有负载之意，引喻为疆土与地道。 

③ 上里古镇位于四川雅安雨城区北部，距市区27km，依山傍水，位于黄茅溪与陇西河（也称白马河）交汇处，田壤丰腴，

木屋为舍，环境怡人。古镇初名“罗绳”，后因韩、杨、陈、许、张五大家族居住于此，又被称为“五家口”。场镇历史上曾

为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也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及茶马司所在地，近代也留下了众多红军长征的足

迹。1982年，古镇被四川省登录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4年又被列为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古镇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明

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与大量传统院落民居以及古桥、塔、河堤、牌坊、石刻、砖石木雕等文物古迹。而古镇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生的风水格局更是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涵，是研究与理解中国古代聚落风水观与堪舆学不可多得的空间活化石。 

④ 一代人可以是一个世代、一个朝代，也可是一辈，要视使用者对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与度而定。因此，“一龙一人”

的观念实际是可持续发展观在风水学中的一种表达。 

⑤ 此处提及的点穴与下文论述的喝形通常为风水学“形势宗”所注重内容。自唐宋以后，风水术逐渐演变成“形势”与“理

气”两大宗派；“理气”以天道相学为主，强调观星辨位，以季节时令与空间方位作为支配自然万物的规律，谋划聚落布局与

选择出行事宜，类似现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形势”即根据山形、地势选择宅基，类似现代的地理、地质学。 

⑥ 按风水学说法，水是财的象征，不可轻易流失。所以，水口要有“关锁”，最好有狮山象山或龟山蛇山隔岸相对，把水

流逼得打一个弯。这样，水就不是无情地“一泻无余”，而是显出“去水依依”的情态。 

⑦ 因去水是不能真正堵塞，因此水口点穴时常用庙宇、亭阁、桥梁、水碓、树木等去掩蔽。 



 

⑧ 两条主要溪流黄茅溪和陇西河为撇、捺，两座山峰红豆山和庙屏山为火的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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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作者改绘自当地摄影作品 



 

图2：作者结合《灵城精义》与上里韩氏族谱 

资料改绘 

图3：作者结合《藏经》与上里规划资料改绘 

图4、6、8：作者绘制 

图5：作者拍摄 

图7：作者拍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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